
! ! !"#$年 !月 #%日清晨，一块陨石在距离
莫斯科东部约 #%&&公里的乌拉尔地区坠落，
造成 '&&&多栋建筑受损，并导致约 #!&&人
受伤以及近 #&亿卢布（#卢布约合 &(!元人
民币）的经济损失。就在全世界将目光聚焦在
陨石的安全防御问题时，灾难从天而降的新
闻很快就被另一股热潮所遮盖。

乌拉尔联邦大学的科学家在车里雅宾斯
克州的切巴尔库尔湖周围寻获了 %$块陨石
碎片。消息传出，许多人竞相前往当地寻找陨
石碎片，因为据传每克碎片的售价几乎相当
于等量黄金价格的 '&倍。

中国也受到“陨石热”的影响，在淘宝上
搜索“俄罗斯陨石”，既可以看到声称是从前
进口的陨石，也可以找到声称是车里雅宾斯
克州的“新出炉”陨石。一块普通的俄罗斯陨
石标价 )*&&元人民币，售卖者称是在该国的
朋友捡到并发布在网上，约 #&克左右，而价
格最高的俄罗斯陨石甚至超过 #&万元。这些
店家大多避讳采访，对于陨石的真假也不做
任何解释，有的陨石图片还是从新华网的新
闻上截取的。

其实，售卖陨石是早就存在的一门生意，
而那些追寻陨石、将其视为无价之宝的人被
称为“陨石猎人”。在个人爱好或发财梦的驱
使下，各国都有以寻找“天外飞石”为职业的
“陨石猎人”，目前全球有 #万多人涉足这个
堪称“富翁摇篮”的行当。

俄罗斯被陨石“偏爱”
在俄罗斯，很多人正在争相寻找陨石碎

片，媒体称之为现代淘金热。德国明斯特尔
大学的矿物学家阿迪·比朔夫说，取决于来
源地和构成，一些陨石极具价值。不同于地
球上的石头易受到腐蚀和火山喷发影响，陨
石能在数十亿年时间基本保持不变，科研人
员可以通过勘测陨石，进一步加深对宇宙早
期的研究。

除了研究价值，陨石的价值还体现在收
藏上。在国际市场，普通陨石的价格大概是每
克 #&!$&美元（#美元约合 *(!元人民币），稀
有的火星陨石、月球陨石每克可卖到五六千
美元，远远高于黄金乃至钻石。据俄新社报
道，一块名为“达尔·加尼 #&%)”的月球岩石去
年在美国的一场拍卖会上以 $$万美元价格

售出。“达尔·加尼 #&%)”重 #(+公斤，于 #++)

年在利比亚被人发现，是有记录以来陨石交
易的“标王”。

俄罗斯陨石空降后，网上的陨石交易价
格一路飙升，其中既有来自南非、捷克等陨石
多发地区的“典藏真品”，又有来自西伯利亚
的“新鲜到货”。此次车里雅宾斯克州坠落的
陨石碎片已然出现在了俄罗斯的阿维托分类
广告网上，一名用户对一小片陨石碎片的要
价是 *%&&英镑，另一个提供 #)片碎片的用
户每片却只要价 ##英镑。

其实陨石坠落在俄罗斯并不罕见，近几
十年里，该国有 #%&多次陨石坠落———因为
国土面积世界最大，从概率上俄罗斯被陨石
“偏爱”。有神秘主义信仰的俄罗斯人甚至认
为，陨石特别是金属陨石有积极而强大的效
应，具有守护的力量。

由于有利可图，全球陨石交易的黑市“生
意兴隆”。约瑟夫·古特海因茨是陨石专家，他
表示，找到陨石的人应该找一位专家评估陨
石———如果要出售，必须要得到一份证明陨
石真实性的证书。“大多数情况下，,-./是个
出售陨石的好地方。如果你有一块大陨石，也

可以去拍卖行。”对于一块比棒球还大的陨
石，把陨石分割出售更赚钱。

国内市场混乱无序
高利润促使着“陨石猎人”们在世界各地

寻找坠落的陨石，然后卖给收藏者或研究机
构。作为职业的“陨石猎人”，追星之路通常充
满坎坷和艰辛。有的人在灼热的戈壁上，每天
背着帐篷、干粮和水壶不停寻觅，有的“陨石猎
人”甚至结伴向南极挺进———降落在南极的
陨石更容易保存下来，且在纯白色的寒极世
界里，黑褐色的陨石非常显眼。由于地域辽
阔，想找到这种天上掉下来的珍贵石头并不
容易。

科学界认为我国的新疆是全世界三大陨
石富集区之一：塔克拉玛干沙漠比较干燥，利
于保存陨石。有报道称，中国专职的“陨石猎
人”已有近 '""人，算上兼职的，仅在新疆地
区就有 0"""多“猎星人”。

柯作楷便是国内涉足陨石生意较早的
“陨石猎人”，为了寻获世界各地的陨石，他游
历了大半个地球，“我从 0++"年开始收藏陨
石，到现在投入的金钱至少有一两千万了。”

随着陨石价格的逐年抬高，围绕着这项
生意找寻机会的人也越来越多。柯作楷表示，
上世纪九十年代，全球涉足陨石交易的人仅
有 !""人左右，而目前参与其中的已超过一
万人。“全球已知的陨石数量也就 '万块左
右、0""来吨，因为稀有，所以值钱。”

其实，并非所有的陨石都能卖个好价钱，
是否具有研究价值以及是否属于稀有种类，
是判断其价值高低的主要标准，而作为收藏，
考虑的主要是研究和文化价值，“经验丰富的
买家一般都有这个判断力，一些鉴别能力相
对缺乏的人就难免会上当。”

在很多国家，陨石都被严禁带出国境，但
由于监管力度不够，还是有很多陨石被通过
各种隐秘的方式交易出境。这样的情况在中
国也屡屡发生。北京天文馆的一位工程师透
露，!"""年，新疆阜康市的一位居民在戈壁滩
上发现了一块重达一吨多的陨石，但没有将
这一消息上报，而是私下藏好后暗中寻求买
家。%年后，这块以陨落地点命名的阜康陨石
出现在美国市场，被切割成三大块，两块被一
位影视明星和一个博物馆所有，另一块再次
被分解至近百块不同大小的碎片，在国际市
场秘密流通。

中国尚未针对陨石交易出台相应的法律
政策，市场的混乱是如今国内陨石界公认的
事实。雷克斯是在网上赫赫有名的资深“陨石
猎人”和收藏者，这个来自台湾的爱好者是
“中国陨石论坛”的站长，如今，他正与一群志
同道合者准备在 $月底举行一次全国范围的
陨石交流研讨会。在他眼中，国内陨石交易市
场的混乱异常严重，“++(+1在售卖的陨石都
是假的。”雷克斯说，只要你到野外去寻找巡
视，就能算是“陨石猎人”，但真正的“陨石猎
人”需要的是专业知识，包括天文学、物理学
以及收藏方面的认知，“而国内投身这个行业
的大部分人只是卖家。”

在“疯狂的石头”背后，还隐藏着炒家的
身影。由于存量有限，陨石很容易被垄断，价
格易被操控。为此，欧美一些国家试图对陨石
立法，规定陨石归坠落地点的土地所有人所
有。一些国家也在改变主意，借鉴本国的文物
法案来修正陨石的法律。对于“陨石猎人”来
说，竞争将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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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石猎人不好当
! 陈 鹏

俄罗斯
坠落的陨石
让人们开始
知道这个隐
秘而小众的
行业，但在
中国，真正
称得上“陨
石猎人”的
人并不多。

" 装备齐全的陨石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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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有个念头在脑子里一闪而过

有一天，娇鹂收到一封乡下寄来的信。她
看不懂，让祖鸿念给她听。祖鸿不等把信看
完，立刻大叫：“好事体！好事体！”原来，娇鹂
的弟弟阿淦高分考取浙江大学了。然而，父母
家里靠做笠帽、蓑衣勉强糊口，实在拿不出余
钱供儿子读书。阿淦不甘心，这才偷偷给上海
的姐姐写了一封求助信。娇鹂跟阿淦感情特
别深，弟弟是她抱着背着带大的。当得知阿淦
考取了大学，她又高兴又犯愁。心想，
如今家里哪有余裕再增加一笔开销？

不怕别人笑话，为了贴补家用，
娇鹂已到大厦加工生产组去接针线
活来做，每天半夜挑灯绣花、锁扣子。
就是这样，日子还是过得紧绷绷。阿
淦弟的求助信，掖在身上好几天了，拿
起又放下，迟迟没敢向丈夫吐露。谁
知，见嫂子犯愁难断，祖鸿索性把这封
密信交给哥哥了。祖堃看了信，霎时雷
霆大怒，直起嗓子大吼：“好呀！什么事
都瞒天瞒地瞒着我，我还没死呢！丈
人、丈母娘不晓得，还当是我做女婿的
在故意装糊涂！这下丢脸丢大了！我祖
堃是这样的人么？”娇鹂吓蒙了，手足
无措，无言以对。祖堃骂了一通，忙关
照祖鸿说：“快给岳父岳母写信，书让
阿淦去念，钞票不够我们想办法，这算什么难
事！”娇鹂听了，以丈夫的脾气，尽管这事在意
料之中，但还是既讶异又感激，鼻子一酸，含
泪问他哪来这么一笔钱供阿淦念书？祖堃豪
气地说：“小事一桩，一桩小事。”随即，拿出了
准备抓药用的铜钱银子。那哪成？娇鹂下意识
地揉了揉自己的一对耳垂……
半支烟工夫，祖鸿已把信写好，给哥哥嫂

子念了。赶在当天总邮局打烊之前，寄了信，
汇出款子。一个礼拜之后，岳父岳母回信对女
婿女儿的慨然相助再三表示谢意，还盛邀女
婿在方便的时候，到慈菇湾走走，放松心情，
对身体有好处。这个邀请正合祖堃心意，何
况，近一两个月，睡眠、胃口、肝功能等都已趋
正常，要出门正是时候。可没曾想，妻子断然
不依。转眼到了秋冬之交，见女婿迟迟未成
行，以为他不想去了，乡下便寄来一只包裹，
里面尽是些土产山货，竟撩拨起祖堃浓浓的
一段乡愁。他不无辛酸地说：“树高千尺落叶

归根，趁我还走得动不让我走，难道非要等到
横着才回去？”娇鹂回答：“我也是为你好呀！
病刚好一点，医生关照还需要巩固巩固。我不
在，万一你管不住自己嘴巴，哪能办啊？”祖堃
保证不会嘴馋。见拦不住他，娇鹂遂提出一个
条件，要他带阿三一起去，也好叫他脑子清爽
点，将来日子还长。

在慈菇湾，见女婿祖堃难得一来，丈人丈
母娘盛情款待，殷勤好客的亲眷邻舍也纷纷拖

他去做客。恭敬不如从命，常常吃得酒
水糊涂，扶醉而归。祖堃在上海嘴巴
苦，食欲不振，到了乡下天天好饭好
菜，难怪胃口大开了。妻子再三关照他
忌口的事，早已被抛诸脑后。

丈人家门外的溪滩上有一座长
木桥，桥上远远走来一个挑担女人，
甚是眼熟，原来她就是杏花大嬷。时
隔多年，她一口刮辣松脆的上海话
虽沾了些乡音，却仍未改变。他们聊
起话来，当她得知席太太迟到的噩
耗，脸上勃然作色。至于说到祖堃的
病，她记起有一位很有名的菩萨郎
中，专治肝硬化。祖堃向来中意祖传
秘方之类，当下提出不妨见一见。她
答应打听好了，立即捎口信来。祖堃
父子送杏花大嬷一程，她变得寡言

少语起来，面容哀戚，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
着：“嗐！这样快就没了，真想不到。”转念，杏
花大嬷又一想：“太太千关照万关照的，可如今
朱漆皮匣子还在我手里，她自己人却走了……”
临别，祖堃叮嘱她请菩萨郎中之事别忘了。她沿
溪滩走着，蓦然间，有个念头在脑子里一闪而
过：“朱漆皮匣子你知我知，如今死无对证，自动
送上门来的横财，不拿白不拿……”
在上海，有一天下午家恕家孝都念书去

了，娇鹂抱着家惠，抽暇去了一趟七层楼。开
门一看，娘舅家的起居室已面目全非，有个年
轻人竟问：“你找谁？”等见了娘舅，才知道这
间起居室已交公了，现在成了一家单位的男
子集体宿舍。秉逊告诉娇鹂，杏花不久前打来
过长途电话，问了些莫名其妙的话，还顺便提
到祖堃去看郎中之事，问娇鹂是否知道。她含
笑应了声，其实，丈夫回乡之后音讯皆无，哪
会知道呢？回家路上，她想，该请祖鸿写封信
到慈菇湾去问一问了。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 ! ! $#突然发现一丝异常的迹象

出生证明上孩子的生日就这样通过了。接
下来请医生为孩子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发现
她有点发烧，可能是感冒了。除了眼睛有炎症，
脐带也发炎溃烂。医生检查过后，再次肯定她
出生不会超过一个礼拜，现在体质虚弱，建议
我们不要急于抱回家去，先住院治疗。
这样，我这个当爸爸的第一件事，就是为

女儿办理住院手续，然后陪她一起住院治疗。
小钰则风风火火赶回家去，为这个不期而至
的小生命取来些可以遮体的衣物。

就在护士要将孩子身上洗换下来的脏衣
服拿出去处理掉时，一直在旁边留心观察的小
钰突然发现一丝异常的迹象。孩子贴身内衣的
胸前领口上，有一行淡淡的墨写小字。经仔细
辨认，不像事后特意写上去的，而是原先留在上
面的。这是一行通讯地址———山西阳泉市幸福
巷 +!号贾。原来内衣是一块当时用来邮寄包
裹的旧白布手工缝制的，已经薄得近似纱布，留
在上面的显然是寄件人地址，看来孩子亲人的
家境比较贫困。从字迹看，写字人文化不高，但
这个地址和姓留在孩子内衣领口上，绝不会是
无缘无故的。这是当时孩子身上仅有的有关身
世的一丝线索，此外就再没有别的了。

感谢苍天给予了我们这个宝贵的恩赐！
孩子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欢乐。我和小钰像合
作小说一样，呕心沥血地创作着这个心爱的
作品。尤其是小钰，对孩子从小到初中，在日
常生活上事无巨细她一律都承包代劳了。日
子久了，周围邻居谈论中，总觉得汪泉有点娇
小姐的味道。然而不久，这娇小姐却出人意料
地大放了一回异彩。
事情发生在小钰出差不在家的期间。一天

晚饭后，我和女儿想上湖边散步，一时不慎，临
出门时顺手嘭的一声将门带上了，结果发现两
人身上都没带钥匙。这天小妹妹阿凤陪刚来内
蒙古的母亲去郊区昭君坟游玩，回来一问，也
没带房门钥匙。这下可没辙了。我们这幢楼是
新盖的高知宿舍，大门防盗性能良好，我家又

在顶楼四楼上，要想进门，除非毁
坏大门，否则只好请消防队员架
云梯破窗而入，但早已过了下班
时间，上哪儿求援去？！

一筹莫展中，对门邻居侯教
授忽然想到他们最边上的房间

窗户紧挨我家阳台。倘若中间架设块跳板爬
到阳台上，这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我当
即去附近建筑工地借来块跳板，侯教授和他
太太翻找出几根绳索。可谁来爬阳台呢？我家
当时四人，母亲，妹妹，女儿，只有我是个男子
汉，自然是我喽！然而话一出口，周围的人都
面露难色，说我模子太大，万一出点问题掉下
去，谁也拉不住。就在这关键时刻，平时被大
家视为娇小姐的汪泉出人意料地挺身而出：
“爸爸，我人小，我来爬阳台！”这让我感到十
分震撼，既感动又害怕。我不能让女儿去冒这
个风险。“这不成，你不行！”“我行！”汪泉态
度十分坚决，振振有词地说，“我个子小，身体
轻，有你在，万一掉下去还有救；可你要是有
什么意外，我们谁也没这么大力气拉得住
你！”大家见我犹犹豫豫，都异口同声催促，很
快天就黑将下来，想爬也爬不成了。我只好心
一横，同意女儿爬阳台。为做到万无一失，我
事先对绳索一根根进行了检查。当时也不知
怎的，我力气出奇地大，拽哪根断哪根，弄得
好心的侯教授和太太都不好意思起来，最后
从箱底翻找出一块簇新的双人床单，当众撕
成一条一条，搓成绳索。我把绳子一头牢牢系
在汪泉身上，另一头则挽在自己腰间。这根床
单搓成的绳索，就这样将我和女儿挽在一起，
成了我们生死与共的生命缆绳！
周围的邻居们开玩笑说：“哈，这回你们

父女俩真的成了一根线上的两只蚂蚱！”“两
只同生死共命运的蚂蚱2 ”我大声地笑着说，
感到自己豪气十足，鼓励汪泉：“你放心地过
去好了。只要爸爸不掉下去，你就掉不下去！”
还是侯教授和侯太太心细，生怕出现万一，又
找来两根绳子扎在我腰上。其中的一根固定
在窗户下面的暖气包上，另一根则由四个人
拽着，教授夫妇俩在前，后面是我妹妹和楼下
的一位邻居，大家像拔河比赛似的拽着系在
我腰间的绳索。看一切准备停当，汪泉悄声
问：“爸，开始吧？”她表情镇定，脸上是一副急
不可耐的请战神色。“好，上吧！”


